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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帝
人文始祖号轩辕，
平治中原一统天。
更有内经称圣典，
针灸医疗万国传。

扁 鹊
脉学开山望问闻，
归阴尸厥又还魂。
仁心神术人争颂，
喜鹊翩翩送吉音。

华 佗
创饮神奇麻沸散，
外科疗治著先鞭。
五禽戏舞舒筋络，
去病强身世代传。

张仲景
医中之圣方中祖，
辨证褴褛凿坦途。
一部伤寒论杂病，
千秋经典胜浮图。

葛 洪
隐逸罗浮采药勤，
封侯摒弃炼丹欣。
预防医学先河掘，
著述齐身泽古今。

孙思邈
辞封四次拒征召，
樵隐山林问草茅。
穷究人间长寿术，
药王事业惠童髫。

钱 乙
独辟婴孩药证章，
儿科应运起滥觞。
探源病理施疗法，
护佑春苗育栋梁。

宋 慈
洗冤集录开山卷，
玉律金科万国传。
肇始法医求实术，
陈言不听只凭天。

李时珍
博采深研三十年，
绵延家学上峰巅。
当初幸喜科场別，
开我人间药圣天。

吴 谦
编修集注课晨昏，
正本清源费搜寻。
一部医宗金鉴在，
杏林果硕万年春。

徐春甫
体弱从医成巨著，
古今医统大全书。
民间学会开生面，
霞蔚江湖五彩图。

叶天士
虚怀若谷师门广，
家学源流入海洋。
温病奠基迷局破，
人间遗泽永流芳。

◆古韵轩

名医十二咏
刘宝田

小时读李白的“朝辞白帝彩云间，千
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
过万重山。”总为三峡的那份色彩、那份险
峻而着迷，发誓将来有机会一定去看看。
年轻的时候为工作，为生计，忙得晕头转
向，去三峡看看的梦想似乎变得越来越渺
茫了。倒是退休后，无事一身轻，学校老
协组织我们去旅游，梦想变成现实。

沿着一行绿荫、坐着电梯，我们来到
了高高的三峡大坝上，四下远眺，立刻感
到一种庄重、豪迈的情绪在升腾、在弥
漫。那据说是由上百万吨钢筋、几千万吨
混凝土组成的灰色坝体稳笃笃地锁住大
江，坝上的几座红色的庞然大物在青山绿
水间特别显眼，那是吊闸门，它们的矗立，
让我想到了坚定、顽强；那坝口喷射出的
急流似乎在不断撞击着我的心，情绪也由
沉稳到激动到颤抖，好久好久都不能平静。

坝的上游，烟波浩渺，水面宽阔，泛
起的阵阵涟漪，在阳光的反照下，使人想
起范仲淹“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
光，一碧万顷”那描写洞庭湖的句子。但
与洞庭湖比较起来，三峡水库无论如何
要多了些悠长、灵动与神秘。坝的下面，
那一股股从发电口子涌出的水扭出几个
漩涡，再滚滚滔滔唱着、跳着，沿着江岸，
拐一个弯，隐没到青山的那边去了。

大坝两端，公路网织，瓦舍俨然，但
大都隐映在绿树之中。只有几座魁梧的
输电铁塔由线连着，一浪一浪伸向远方；
峡谷两岸崇山峻岭，连绵起伏。或许是
阵雨之后，大气中的尘埃被清洗掉了，山
峦轮廓变得格外清晰；有时不知从哪里
飘来几片白云，又给巫山蒙上一层神秘

的面纱。这些柔美，这些秀丽，无疑更衬
托出大坝的刚劲、阳光和健美。

在三峡纪念馆里，讲解员给我们介
绍了好几代人建设高峡平湖的梦想。

一片白云飘过来，企图将明眸的太
阳蒙上一层白翳，大坝前的湖面也略微
显得朦胧了，但人们觉得这样更有诗
意。一位历史老师感慨：这烟雨朦胧的
哪是山水哟，这分明就是一湖闪耀中华
文明的灿烂文化。

极目远眺，天水连接处，有一片高低
错落的楼房影子。导游告诉我，那是新建
的秭归县城。一提到秭归，人们就会想起
两个人来。一个就是三闾大夫屈原，他出
身楚国丹阳（今湖北秭归），忠心于楚怀
王，却屡遭奸臣排挤，后被流放，最终投湖
南汨罗江而死。雄浑奇丽的三峡山水及
其深厚的文化沃土，孕育出与日月争辉的

《离骚》，造就了这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的旷世奇才。还有一个就是王昭君，她貌
美绝伦，14岁被选进汉宫，但无钱贿赂画
师毛延寿，终不得身近君王。于是毅然报
名赴北和亲，为汉朝和匈奴的和好做出了
卓越贡献，被千古传颂。

我站在高高的三峡大坝上，清风徐
来，阳光揉面，坝一端的坛子岭上游客如
织，人声嘈杂。我在坝端的护栏边坐下
来想稍事小憩，刚闭上眼睛，就觉得眼前
晃动的不是游客，而是霓衣风马、纷纷来
下的历代迁客骚人。

你看，杜甫来了，挽袖高唱：“白帝高
为三峡镇，瞿塘险过百牢关。”刘禹锡慨
叹：“瞿塘嘈嘈十二滩，人言道路古来
难。”他们都感受到了三峡的“峻险”。

唐代的孟郊过来了，他端坐船头，举
杯轻吟：“荆王猎时逢暮雨，夜卧高丘梦
神女。轻红流烟显姿色，行云飞去明星
稀。”宋代的曹冠划着竹筏过来了，在平
坦的竹筏上抚琴弹唱：“十三灵峰，云阶
月地，中有巫山女。须臾变化，阳台朝暮
云雨。”他们沉醉在三峡的柔美之中了。

明代的杨慎看到巫山峰顶冒着炊
烟，口占一绝：“最高峰顶有人家，冬种蔓
菁春采茶。”他们羡慕三峡人神仙般闲适
而恬静的生活啊。

陈毅元帅来了，挥毫成章：“峨眉高
万丈，夔巫锁西风。江流关不住，众水尽
朝东。”他是在吟咏三峡风光，更是在吟
咏这个一日千里发展的时代。毛泽东主
席来了，他指夹香烟，凝视远方，似乎是
在给眼前的三峡一个小结：“高峡出平
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他们的胸
怀一个三峡岂可比拟？他们的豪气直逼
四海云水、五洲风雷……

一声导游的哨响，把我从遐想中惊
醒，他催促我们要转换旅游的景点了。
这时，我赶快把鞋子脱掉，赤脚踏在大坝
上，这样才叫接地气呀！风吹着库里的
波浪拍打着大坝，大坝慈祥地又把细浪
送了回去；一艘巨型游轮从下游通过船
闸上升到了库面，船尾喷出的水浪冲击
着大坝，大坝不气不恼，依然温柔地抚平
它的波涛。

太阳偏西，起风了。我手扶大坝护
栏，凝视库面，自然又联想到了神州大地
的青藏铁路、南水北调、西气东输以及遨
游苍穹的天宫二号……总觉得有一股豪
情、一股力量在胸中涌动。

◆旅人手记

我站在高高的三峡大坝上
易祥茸

如果记忆是一条枝繁叶茂的藤，那
么，童年便是这条藤上开出的一朵小花，
纯真而美丽。

顺着这根藤，我思想的触须伸向了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的童年时
代。在那个偏僻的小山村，饥饿像梦魇，
一直缠绕在人们的心头。

我们这帮细伢子的零食，多数生长
在地畔山头。

春夏之交，有次第成熟的萢：三月
萢，鼎锅萢，踩田萢；有娇嫩的刺荪子，剥
了皮吃，涩中带着鲜；油茶树上，高高挂
起的，是茶萢，低矮处躲迷藏的，是茶挑
子；央粒子开花时，半粒子红了……

秋冬季节，野柿子黄了，牛珠子红
了，金缨子甜了，毛栗子爆口了，狝猴桃
变软了，算盘子和措拉子经历了风霜的
洗礼后，也开始变黑了。洁白的茶花
里，盛满了蜜糖；油榨豆的香味，和花生

差不多；银白的丝茅草根，咀嚼出淡淡
的甜……

沟沟岭岭，没有我不熟悉的野果，但
毕竟比不上现在的商店，哪有源源不断
的货源呢？

于是，就觊觎上了伯婶家门前屋后
的桃李与梨子，往往要侦察很久，才能寻
得机会。石头是子弹，那些悬在枝头的
果实是靶子，每次总也能掷中几个，溜到
树底下，拾起就跑，躲到无人的地方，再
仔细地品尝。眼见树上的果子越来越
少，大人发现后，随口骂几句，也就算了。

一年里，总是要冻几个月的，连树叶
也凋谢了，可我的胃如巫婆的魔法口袋，
永远填不满。

于是，就特别盼望过年。
我们那儿有个习俗，小孩子到各

家各户去拜年，大人总会散几粒水果
糖，少的八粒，多的十二粒。院子不

大，不会超过十户人家。几十粒水果
糖，对于苦熬了两百多天的胃来说，是
很不满意的。

于是，我想了个办法，自费买了几粒
弹珠，邀请伙伴们来玩，赌注是赢一粒弹
珠代表一粒赊欠的水果糖，计数。背着
她们，我苦练基本功。印象特别深刻的，
是一个比我小两岁的女孩子，叫芬，她总
是技不如我，每年都要欠我一百多粒水
果糖。

大年初一，大家还没吃早餐，她就靠
到人家的屋门口，也不说拜年的话，就那
样干站着，眼巴巴地望着屋里头。大人
明了她的心思，拿了糖将她打发了。一
圈下来，袋子满了，上午却全转移到我的
口袋里。有时，她还需要她的姐姐帮着
她还账。

我用尼龙袋子装好的糖，一直要吃
到开始慢慢融化。那沾在花纸上的糖水
水，也被我的舌头舔得干干净净。童年
的苦涩里，也便多了一丝甜蜜。

我常常想，饥饿，怎么会使我如此狡
黠呢？

现在，偶尔还会遇见芬，她的苦难全
装在我眼里。我不免责备起自己来，如
果当年不是我剥夺了她品尝水果糖的权
利，或许，如今她的生活要好得多吧！

◆红袖阁

童童 年年
罗红英

简陋的房间常常使来访者大
吃一惊，他们以为，一个爱着阅读
与写字的人，一定会住着一间静
室，有字、画，以及一盆兰草。

画倒是有的——囡囡的涂
鸦，她自以为生平得意之作，自己
费了吃奶的力气贴上去，可是也已
经摇摇欲坠了。房间一派凌乱，像
学生作文中的遣词造句，或者，像
我永远一团乱麻似的头发，像我一
直紧张得像在横跨马路的思绪。

窗户之下是灰蒙蒙的街市，
不繁华，但也决不是门庭冷落的
地方，每天都有不连贯的生活情
节本色出演。叫卖声、吵嚷声、男
人女人的调情声……有时候我觉
得它们很讨嫌，乱入我的房间，又
无法将它们扫走，擦掉，或者屏
蔽，只好悻悻然地听之任之。有
时候我觉得它们很可爱，像穿过
密林的脉脉水声，像浔阳江上的
琵琶声，像边城中摆渡的声音，我
愿意什么也不做，浪费一把一把
的光阴，好使风声、雨声、市声，声
声入耳。工资单让我明白我的时
间比白菜更便宜，便浪费一些，也
决不算奢侈。

清早那个卖豆腐的婶子，固
执地在窗下把我喊醒，等我匆匆
忙忙端了碗，披头散发地追时，她
却已经遥遥地走去。小葱拌豆
腐，吃不成了。我端着碗，像一个
没有赶上车的他乡之客，怔怔地
站在路边，无所适从。

楼底下一个人总是在唱歌，
声音很中性。我好几次忍不住站
到窗前去捕捉那个人的存在，证
实一下性别，看看他的模样，却只
闻其声，不见其人，暂且认作男人
罢。我默默地等了一个又一个晚
上，他始终没有唱过一支我喜欢
的歌，连些微的心悸都没有。在
月白风清的晚上，他干嘛不唱得
孤独、苍凉一些呢？他干嘛不唱
得安静、低回、厚重一些呢？有时
候时间已经不早了，他还在咿咿
呀呀地唱，唱他远在天涯的梦想，
夜阑人静里漂浮着妖魅的声音，
有点聊斋的意味了。

一个女人牵着她幼小的孩子，

追着她男人一路骂过来，骂得这么
厉害而熟练，应该平时没少操练吧，
我听出来了，她男人打牌输了钱，并
且应该输得不少。在很久很久以
前，在我满肚子装了清正的人生观
的时候，我会以为这是一个女人不
可饶恕的庸俗。众目睽睽之下，这
样不堪的骂法，怎样都不符合所谓

“涵养”的定义。不过现在我可不这
样想了，如果“涵养”是一个人默默
向隅，一个人把栏杆拍遍，一个人独
上西楼，一个人自怜自艾，换得黄花
镜里形容瘦，那还不如痛痛快快泼
一回呢。有时候我们羡慕活人家的
真实，可是又舍不得损毁诗书妆饰
出来的温婉端庄。

呼儿唤女的声音，卖青山手
抓饼的声音，兜售小沙江萝卜的声
音，各种声音煮成的粥，氤氲在虚
无缥缈的空气里，荡漾出一种滚热
的热爱生活的气息。偶尔有撒酒
疯的人，粗着嗓门，好像在指挥千
军万马似的，窗外气势滔天。当真
去看时，却是一个人的手舞足蹈，
不由人哑然失笑。在文学作品里，
他们不过是阳春白雪的对照物，是
一出才子佳人落难大戏的背景，是
一个梦想粉身碎骨的地方。小世
界里的仁义礼智，小地方的勇敢与
拼搏，任怎么努力，都是“凡”的和

“俗”的，是“微”和“浅”的，他们的
进取和争取，被叫作“锱铢必较”。
除非在他们莞尔一笑的时候，才让
人觉得，人人以为的富与贵的幸福
标准，其实也是无可无不可。锦衣
玉食经营出来的幸福，到底太贵
了，托不住生命之重。反是萝卜咸
菜上的满足，更禁得住岁月蹉跎，
因为它们便宜啊。

又一次挂上了的夜的青黑色
幕布，白天里混沌嘈杂的声音，要
么沉下去，要么浮起来。爽爽快
快的声音，一句递一句地响着。
平庸而忙碌的人生，不需要自卑，
不需要羞愧，在偏僻处蓬勃旺盛，
在突兀高耸的雪峰山脉昂首挺
胸，他们的每一天，应该都过得理
直气壮吧。

我觉得他们狭路相逢的原因
是，他们在演绎我的生命状态。

◆樟树垅茶座

隔窗听声
楚木湘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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